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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悬挂于城市里的书房，似
乎与其周围精美的饰物格格不入。在我们家中，这把
普通的镰刀却视为贵物，它传承了一种精神——— 劳
动最光荣！

这把普通的镰刀，是爷爷获得的“五一”劳动节
奖品。

1956年“五一节”将至，爷爷被邀请去参加县里
的“五一”劳动节表彰大会。爷爷是生产队的耕牛饲
养员，他管理着生产队的12头肥壮的大水牛。

爷爷旧社会是地主家的放牛娃，几十年风里来
雨里去，他掌握了一整套饲养耕牛的“绝技”。一头头
瘦若枯柴的耕牛，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会膘肥
体壮。爷爷视耕牛为孩子——— 阴晴天气，他一早就把
耕牛们牵到深山老林里，选择水草鲜嫩的地方，让它
们吃饱吃好。空闲时候，爷爷就利用山涧的流水，为
耕牛们清洗身子，不让它们身上有异味出现。虽然家
境贫寒，但爷爷说服家人，自己掏腰包买回一把大木
梳。当耕牛们吃饱喝足躺在草地里休息时，爷爷就给

它们梳理毛发。爷爷的精心照料，生产队的耕牛劳动
时特别劲大。爷爷的事迹传到公社里，公社的领导十
分重视，爷爷被树为典型，在其他的大队“传经送
宝”。几年下来，公社里的耕牛几乎都变得身强力壮，
为当时的农业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县里要召开盛
大的表彰会，爷爷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不但从县长
手里接过了奖品——— 一把镰刀，还在大会上交流了
养牛经验。

从县里领回奖品——— 镰刀，爷爷就马不停蹄地
带着扁担到了深山。他要利用县长发给他的镰刀，为
耕牛们割回青草，让耕牛们打一回“牙祭”。有了这把
镰刀，爷爷干活的劲头更高了。他说天有不测风云，
把牛草准备着，要是哪天下雨耕牛无法出门，让它们
也能吃到嫩草。

改革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生产队的土地承包到
家家户户。年迈的爷爷把父母叫到身前，郑重其事地
把他的劳动奖品镰刀交给父亲，他年纪大了，再不能
去田地里干农活了，他希望父母能继续使用这把意

义非凡的镰刀，割回责任田地里的小麦和稻谷。
父母不负爷爷所望，披星戴月，侍弄田地里的庄
稼。每当收获时节，也是我们一家人最繁忙的日
子，爷爷传承下来的那把镰刀，混着父母的汗
水，割回了一家人的口粮，更割回我们金灿灿的
美好生活。

已经参加工作的我，每个五一假，没有选择
与朋友去外面游玩，而是回到农村，挥舞着爷爷
那把早已“牙齿”不见的镰刀，帮助父母“双
抢”。爷爷去世那天，老泪纵横，他舍不得那把
镰刀，更遗憾的是从我这里开始，这把镰
刀或许无人再使用。爷爷去世后，
我们不再使用这把镰刀，一是农
村有了收割机，我家的几亩小麦
或稻谷，一天就收割回家，大大提
高了劳动效率；二是镰刀的确老了，犹如
我的爷爷一般，它也应该休息了。于是，我们
把镰刀悬挂于堂屋墙壁，永远保存下来。

十多年前父亲陡然去世，没有来得及
交待一句，但我毅然决然选择保存下镰
刀。现在的我，住进了城里的高楼大厦，
我说服了妻子和孩子，将镰刀保存于家
中。

五一将近，有朋友邀约去他在乡下承包
的土地里割小麦，我兴致勃勃，特意邀请女儿前
去参加。我取下镰刀，擦拭着上面的锈迹，我会带
着锃亮的镰刀和女儿一同去农家劳动。

八十年代初，我到林场木材作业点上班，
那地方没轻巧活儿，偷奸耍滑的人混不下去。
场长见我年轻力壮，大手一挥，安排我去“归
楞”，“归楞”就是四人一组用掐钩和抬杠把四
米或六米长的大小原木归成大楞垛。抬大木头
时必须得喊号子，否则脚步不齐走不稳，容易
扭腰。

第一天上班，我被眼前的一大片木头吓了
一跳，贮木场里尽是些三四十公分粗的大原
木。散乱的原木堆里，还有几根头号的“大水
壶”(树的根部，特别粗)，我看着那些大木头，
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活儿，不咬紧牙
关真挺不过去。

头一天，楞场上的原木都一根根地上了
垛，到了傍晚，只剩两根一头粗一头略细的“大
水壶”了。此时，我的肩头早已红肿起来，一挨
到木杠就火辣辣的疼，但在自尊心的驱使下，
我仍不露声色地坚持着。之前听人说，抬木头
这活儿能挺过三天就没问题了。

组长说，抬完这两根就下班。组长和我一
道杠，他是个脸色黝黑四十多岁的山东汉子，
个头不高，成年累月和大木头打交道，是个“老
磨骨头”(老抬木头的)了，也是喊号的领头人。
我俩抬的是头杠，头杠是那个“大水壶”的根
部，木质结实且粗，明显沉于后杠。

当掐钩咬紧原木，我憋足一口
气，随着黑脸汉子一声“撑腰起哟”的
吆喝，我们四人一齐将半蹲的腿站
直，此时我蓦地感到全身的血往上
涌，浑身上下所有的肌肉都瞬时绷
紧，连骨头节都发出一阵轻微的响
声。我注视一下杠子的另一头，只见
组长的额头和颈上的血管像蚯蚓般
凸起，腮上的肌肉也不停地鼓动。他
刚低沉地吼了声“往前走哟”，只听咔
嚓一声，我俩的木杠突然从中间断
裂，“大水壶”瞬间重重落在了地上。

杠子又换了根更粗更结实的，铿
锵有力的号子声又响了起来：“哈腰
挂哟，嘿哟！撑腰起哟，嘿哟！哥四个
哟，嘿哟！迈稳步哟，嘿哟！心要齐哟，
嘿 哟 ！泰 山 移 哟 ！嘿
哟！……”我们用嘿哟嘿
哟的口号配合着，一步步
地走向远处的楞垛。

此后的日子里，我每
天便在这粗犷浑厚的号子里磨练着青
春和体魄，那号子里不仅蕴含着劳动者的坚韧
和力量，还有齐心协力的可贵精神。如今想起，
依然亲切。

一把镰刀的传承
徐成文

每一个劳动节，我们一家三口必定回到乡下，和
父母过一个愉快的劳动节。

说起来，到乡下过劳动节，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年
我被提拔为科级干部后，心花怒放，就想着五一假期
带上父母及全家到南方旅游庆贺一番。我把想法和父
母一说，却遭到老人的一顿奚落，说我得意忘形有些
忘本了，当了官更应该谦虚谨慎。

我嗤之以鼻，不满道，难道出去旅游一次，回来就
当不好官了吗？

父亲瓮声瓮气地说，我们不去旅游，你们也不许
去，既然是过劳动节，带孩子回乡下来劳动吧。

我拗不过父母，“五一”时，遵照父亲的意思，我们
一家三口驱车来到乡下老家。

父母在乡下经营着一片果园，果园边盖了一间小
屋，除了冬天，他们几乎天天吃住在那里。

看我们一家三口回来，父母异常高兴，母亲拉着
孙女喜笑颜开，父亲早早地杀了一只草鸡。父亲乐呵
呵地说，既然是过劳动节，就要有过节的样子，走，干
活去。

正是谷雨立夏间，整个果园一派生机，果树坐果，
绿草如茵，满园春色。刚刚下过的一场雨，使得土地松
软如酥，正适宜当下点瓜种豆。

我们绕着果园的田埂点种豆角、芸豆和南瓜，从
没有接触过农活的爱人和女儿，端着葫芦瓢异常开心
地点放种子。放了几穴，父亲就纠正说，种子要呈三角
点种，不能放在一起，那样就长不好了。女儿和爱人记
下了，后来就干得有模有样，特有成就感。

点种完瓜果，父亲就对爱人和女儿说，我跟你爸
去翻地，那活你们干不了，你们就跟着你奶奶去地里
挖好吃的去吧。

父亲说的“好吃的”，其实就是挖野菜，果园里有
不少野蒜、苦菜和蒲公英，这样的季节正鲜嫩可口。女
儿一听，就兴高采烈地跑去采挖了。

我和父亲翻地的时候，父亲认真地说，出去旅游
并没有错，如果当了一点官就拿旅游庆贺，这就不对
了，今天叫你回来干干活，就是让你记着咱是农民出
身，为官更应该想着怎么为老百姓做好事，为国家做
贡献。

父亲的话让我彻悟，心里一暖，卖命地干起活来。
我们翻完一块地的时候，女儿和爱人她们也采挖

到了足够的野菜，蒲公英带着花蕾，又鲜又嫩，野蒜薹
鸡蛋油煎，黄绿相间，让人馋涎欲滴。父亲做的山蘑菇
炖草鸡，不一会就飘出浓浓的香味。

山楂树下，我们围坐在石凳边，开心地吃着。父母
乐呵呵，开心地给我们这个夹一块鸡腿，那个夹一块
鸡翅。其实爱人和女儿最喜欢吃的还是那些野菜、苦
菜和蒲公英拌糖，苦中带甜，吃起来爽心爽口。看她们
开心的样子，我突然找到了这个劳动节的意义所在，
这是一种劳动后的愉悦和欢欣。

小草鸡在果园里撒欢，狗儿不时地犬吠两声，还
有空中布谷鸟的鸣叫，一种多么恬静的田园生活啊。
女儿说，回去她能写一篇好的作文了；爱人说，她体会
到了一种劳动的成果和快乐；我想，这个“五一”，我找
到了人生的航向和坐标。或许，在父母眼里，只有他们
的收获最大，那是珍贵的天伦之乐。

以后的每年“五一”，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驱车乡
下，和父母去过劳动节。

我我
家家
的的
劳劳
动动
节节

魏
益
君

劳 动 号 子
王贵宏

天气一转暖，父亲又跟一个绿化小队打
工去了。

我们左劝右拦，父亲呵呵一笑说：“你们
看，我身体硬朗，出去干活，既能活动筋骨，又
能和人聊天，心情也畅快。家里闲待着，急得
慌。”父亲年轻时就闲不住，一天没活干，心里
就不自在不踏实。没有劳动傍身的日子，似乎
就是虚度光阴。如今父亲年老了，我们不愿再
让他起早贪黑地去打工挣钱，可父亲一次又
一次背着我们去找活。

早上六点，父亲骑着电动车去干活的地
方，晚上七点才拖着一身疲惫回家。我们再次
劝阻父亲：“您岁数大了，不该再出去打工了，
这样辛苦，身体会吃不消。如果家里待着无
聊，您也可以和其他老人一起打打牌，下下
棋。”父亲又一次拿了一起干活的王伯伯来做

“挡箭”牌：“那个王老汉马上七十岁了，他不
照样跟着干吗？”

父亲所在的那个绿化小组，主要是种花，
种草，修剪草坪，修葺花坛的边边沿沿。父亲
一天忙得像陀螺转，晚上回来，饭碗一放，洗
漱完后，我们还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父亲早已
睡着了。

劳动节马上来临了，我们制订了外面游

玩的计划，可父亲又是笑笑说：“你们平时忙，
放假了带孩子去好好玩玩。我在外面干活，也
算游玩了。花花草草见过了，新鲜空气也呼吸
了，城市的街街巷巷都走过了。”

父亲的劳动便是他的节。
记忆中，父亲的日历里没有“劳动节”这

个节。因爷爷奶奶去世得早，父亲十七岁就随
村子里的大人一起下煤窑背煤，一背就是十
多年。成家后，他一边兼顾家里的庄稼地，一
边在外务工。四季从没闲过，无论多累多苦的
活儿，父亲都干过。那时，每逢劳动节假期，看
到同学被他父母带着去大城市里旅游，我就
无比羡慕。父亲鼓励我们：“你们只要努力，将
来这样的好日子多的是。”人勤地不懒，人勤
日子好。父亲的勤劳使我家的日子蒸蒸日上，
但父亲还是不肯歇一歇，他有一句至理名言：
力气是长出来的，劳动是累不死人的。勤劳是
最大的财富。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了城里，可父亲依旧
忙忙碌碌。建筑工地、化工厂都留下了父亲劳
作的身影。

劳动节一年一次，可我的父亲天天在过着
劳动节。活到老，劳动到老，我多么希望天天都
过“劳动节”的父亲，健康平安、快乐富足。

时隔40余年，当我沿着通往村子的山径走近
曾相识的一片结荚的油菜地时，居然情不自禁蹲
下身子朝油菜杆间隙的空档里看，想瞧一瞧有没
有生长着花生苗？

这是山区极为普通的一块不规则的无名旱
地，依山临溪，面积约3000平方米，起伏的油菜间
仍可见我们当年翻耕时捡起堆放的瓦砾、砖块和
小石头。这块旱地就是当年村小的“自留地”，更是
我们劳动课的“作业本”。

清楚记得，刚上学后一个周五上午最后一节
课下课铃快响时，班主任走进教室宣布：下午每个
同学从家带一柄小锄头来，然后集中去上劳动
课——— 种花生。虽生长在农村，对一般农业劳动并
不陌生，可亲手种花生还是第一次。于是一回家就
做准备，把父亲用以栽白菜的那把木柄仅一尺长
的小锄头放到大门边……

下午全班30多名学生拿着小锄头排成长队跟
着班主任来到那块位于学校3公里外荒滩，老师
说，最北端、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油
菜地是本班“自留地”，今天种花生。同
学们大惑不解：这块被结荚油菜遮得
密不透风的旱地，怎么种花生？老师说
就在油菜间按方方6寸标准“嵌”花生
种。

接老师吩咐，个头小的男生钻进
地里挖穴，女同学点种，力气较大的男
生掩盖种子。老师一声令下，我们就像
小鸟一样钻进油菜地。还别说，拇指粗
的油菜杆根部零星地长着纤细的小
草，几只黑白相间的雀儿旁若无人似
的徜徉于铺满黄金似的枯叶上或觅食
或追嬉，我们勾着头、猫着腰也像山雀
一样在油菜杆的间隙或挖穴或点种或
掩土。最苦最累的就是个头高的男同
学，他们掩土，既盖好花生种，还要松
土，以便花生种子能顺利出土。在一人
多高的油菜间穿梭了30多分钟，每个
同学都头戴或身披“黄金叶”走了出
来。第一次劳动课就这样在同学们相
互嬉戏、追逐乃至胡闹中结束。

“五一”后的第二次劳动课依旧选择在那块油
菜地，内容是割油菜。虽是站着劳动，可眼睛必须
照顾脚下，以防踩坏花生苗，这回女同学和我等一
些力气小、心细的同学又沾光了。我们在前边站着
割、力气大的同学负责将它们抱到山坡，还有同学
摊晒，接着全班同学拔油菜桩和杂草，满地金黄的
油菜变成绿嫩的花生，全班同学累得往草坪一趟
时，老师宣布“下课”。以后每个周五的劳动课，我
们都是在那块旱地上的……放暑假前挪着小凳子
锄过两三遍草，赶上久未下雨，我们还用小铁桶、
小水瓢从小溪舀水浇花生。以后花生就疯长起来
了，眼看着就是一料好收成……

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劳动课从春天种
花生、割油菜、拔草、锄草、浇水、施肥到等秋天收
花生、挖地、种油菜等，从拿小锄头、挑畚箕、端水

盆到扛大锄头、抬粪桶等，旱地的粮
食从种到管到收，全班同学都学到
了。那一堆堆瓦砾、砖块和小石头就
是我们挖地、除草捡起的，更是我们
数十次参加农业劳动的见证。

出入于农业“实验室”次数多
了，我不仅从小学会了种地、品尝到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
也懂得了“粒粒皆辛苦”，还逐渐发
现世间一切皆包容着实验品的性
质，学校自留地的春华秋实，就是我
们在进行着无数次结果的实验。由
此我想，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从发
芽、成长、求学、工作到婚姻、家庭，
如同种地，经管粗放，任其自然生
长，往往就很难保证有满意的收获。

劳动便是父亲的节
田雪梅

打簸箕看起来要
比打笆斗稍简单一
些。老舅却说，“再简
单的活不该省的一点
都不能少。”

打簸箕的条子不
能太干。直接抽了皮
的杞柳条子，水气太
重，用这种条子打的簸箕容易变形。抽皮
阴干之后成捆的条子，在用之前先放清水
里稍泡一会，略带水，骨头不硬，而腰身亦
有弹性和韧度才好。

泡条子的空档，老舅搬了张凳子，膝
上横放模子。簸箕模是一件黝黑的长铁
条，镂着孔和槽，有的是用硬木头做的，也
有是铁的。从臃肿的麻铃锤子中间抽出一
根麻线头，细心地缠上去，再用手指挑一
下，试试固定程度。

取出一把泡好的条子，用力弯一下。

韧性达到要求后，整批地取出来，沥干水
就开工。打簸箕时，模子放在脚的正前方。
条子钻过线模子上的线扣，一根高一根低
地挤在一起。整个模子挤好后，如同电视
里看到的鲸或轮船的骨架。接下来就是用
条子在这些骨架中一层层搬挑，条子压进
去，还顺带着缠进麻线，模子逐渐抽出。

待条子编成一长方形平面时，就要造
型。将左右两侧按接近九十度的角往中间
挤按，形成簸箕左右的两个扶手。最后，削
去四沿露出头的多余的条子末端，完成收

尾部塑形后收口。这样，
打簸箕的主体工作就算
完成了。

簸箕因敞开面积
大，经常用来簸东西，极
易损伤。有些为了延长
它的使用寿命，就在底
部加上几条细长竹片。

簸箕在乡下使用相对频繁。簸粮食里
的草末包壳，以及细小沙石，蒜头花生剥
了皮也需要借助它清除破碎的薄膜。若是
放在凉床上，也是晾晒东西的一个好物
件。不用的时候，直接挂在墙上的木桩上，
或朝麦茓一扣，丝毫不用担心它占地方。

在太阳升起的某个清晨，迎着风，簸
箕在主人的手中开始劳作。伴随着一阵
忽上忽下的扇动，糟粕则被吐向半空最
终落在了地上，它的身体里只剩下粮食
的精华。

簸箕上的年轮
徐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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